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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棵树

在风入侵时

依然在旷野上站立

没有向风低头

那棵树

在以往的日子里

被风击落了身上的叶子

只留下了光秃秃的枝干

这是身体与骨骼的展现

此刻

那棵树的样子

十分可怜

那棵树

在受到风的攻击时

做出了反抗

也感到了孤立无援

那棵树

看见草向风献媚

流露出鄙视的眼神

嘲笑草的软弱

那棵树

看见河水向风俯首称臣

眼神中的伤感

从河水身上漫过

那棵孤独的树

茫然地看着旷野

神情是那么忧伤

在这个深秋的季节

风携带冬天的气息

奔向旷野

冲击着那棵树的生活

在这个季节

那棵树

早已失去了青春的活力

可风

还非常年轻

风想把树踩在脚下

或连根拔起

但那棵树的根

却纹丝不动

以坚定的信念

坚守职责

树在与风抗衡

那棵树

在空旷的原野上

面对风的张狂

没想过屈服

在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坚守尊严的底线

张狂的风

在人迹罕至的旷野上

狂奔了那么久

所向无敌

怎么能容忍树的傲慢

风加大了奔跑的力量

猛了再猛

吼叫的声音

响彻旷野

那棵树

虽然被风扭动了身姿

身体摇摇晃晃

根却纹丝不动

树的根系

早已和泥土结盟

泥土把树的根系

紧紧裹在怀里

只要泥土不放弃对树的帮助

风就无法把树带走

风与树的较量

各有各的考量

身处角度不同

没有对错

树与风的较量

成了深秋季节里

旷野上一道风景

如同在冬季到来之前

展示各自的力量

为冬天献礼

风中的树
阴 吴新财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带野林冶的地名
很多袁其中牙林线上就紧密排列着野原林冶
野育林冶和野爱林冶3个站名遥他们像标志牌一
样树立在大兴安岭腹地袁 无声诉说着林区
开发建设的沧桑岁月袁 诠释着人类对森林
的认识和无尽的情怀遥 而我对野爱林冶则情
有独钟袁它不仅给我留下了铭心的记忆袁而
且也是我认识林区的开始遥

20世纪 70年代初袁 林区生产任务繁
重袁 故鼓励家属等协助生产遥 正读高中的
我袁怀着一半好奇尧一半帮衬家里的想法袁
在寒假期间来到牙克石镇在爱林设立的木
材点袁开始了野劳其筋骨冶难忘的日子遥每天
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要拉着架子手推车袁向
爱林南山深处进发袁一直走到林密途穷袁停
车雪中步行几百米才到采伐地点遥 我们用
弯把锯将大树放倒袁用大斧子打掉枝丫袁再
造出 3或 4米的件子袁 然后用绳子拽下山
装车袁 直到运到林场贮木场袁 已是日隐西
山尧暮色四合了遥 那时气温虽常在零下三尧
四十摄氏度袁但我们后背却热气直冒袁又冰
霜聚结遥回到驻地身子像散了架似的袁连吃
饭的力气都没了遥

那时伙食也很差袁粗粮多袁细粮少袁新
鲜蔬菜从来见不着袁 即使冻白菜也经常断
顿遥做饭师傅心好袁把不多的面粉全做了馒
头给我们做午饭袁我们揣在怀里袁在山上就
着林下的大粒雪吃得蛮香袁 但早晚饭却只
有粗粮冻菜了遥 有一阵儿冻菜断了一周左
右遥 有南方来调木材的野老客冶调侃我们院

野一天三顿高粱米子儿袁大酱拌凉水儿遥 冶形
象地道出了当时生活的窘况遥 据说山上小
工队也强不了多少袁 这让我第一次对林业
一线职工的艰辛有了切肤感受遥

后来我还在木材点担任过检尺员袁看
着工人踏着自编的号子袁 步调齐整地将一
根根原木装上火车袁 这较原始的劳动和民
间艺术创造之美深深地打动了我袁 令我终
生难忘袁也使我对林区木材生产基本流程袁
从森调尧采伐尧集材尧运材尧造材尧归楞尧装车
外运有了大概了解遥 可以说是野爱林冶这个
不起眼的小地方给我上了林区第一课袁从
此让我与林区结下了不解之缘遥 后来上山
下乡砍过小杆袁用拖拉机运过原木曰考入牙
林师就读期间袁随老师尧同学去林区野体验冶
过生活曰在林海日报社工作 10 年间袁我更
是几乎走遍了大兴安岭林区的每一个林业
局和已记不清的基层单位袁 但却再没去过
野爱林冶这片土地和山林遥 可每一次路过爱
林车站袁 我心里都会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
思绪遥
后来我到满洲里做新闻工作后袁 虽远

离了这片母亲般的山林袁 但却更加挂念他
的变化兴衰遥 野天保工程冶 实施 10周年之
际袁在林管局党委宣传部的支持下袁满洲里
日报社举办了野耶天保爷十年看林区冶活动遥
报社员工分为春尧夏尧秋尧冬 4个组袁各赴两
个林业局采访尧参观遥时任林管局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的商晓东全程参加采访袁 并边走
边讲解了林区发展的坎坷历程和野天保冶工

程实施以来的可喜变化袁 使行业外新闻人
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林业教育遥 我也有幸全
程参与了活动袁 最后一次虽去了爱林所在
的库都尔林业局袁 但因没有采伐作业而去
了其它林场袁真可谓失之交臂袁更留下了深
深的遗憾遥

2017年夏袁 刚刚退休的我终于有机会
重访了 40 多年来魂牵梦绕的旧地要要要爱
林遥 库都尔林业局党委宣传部部长鄂天真
理解我的心情袁当天就安排了故地寻访遥 车
到爱林袁恍如隔世院当年成排的平房尧热闹
的林场被三两家养牛户取代曰 而我曾住过
的板夹泥房和整个车站都湮没在了荒荆蔓
草之中袁不禁让人陡生物换时移的喟叹遥 向
南远望袁松桦蓊郁袁逶迤巅连袁充盈着无限
的希望袁 为我惆怅的思绪涂上了一抹青青
的慰藉遥

当然袁这次故地重访还想看看全面停
伐后真实的林区遥同行的王德生在库都尔
林业局曾担任过总经济师袁对林业发展多
有见地袁他建议去原林看看沙棘种植遥 大
片的沙棘林真的让人眼前一亮遥 据了解袁
沙棘作为经济作物用途颇广袁大兴安岭林
区早有试种袁 但像库都尔林业局种植之
早尧规模之大在林区可谓首屈一指袁这与
当年库都尔人大胆引进尧执着探索密不可
分遥 从 1999年 1000株起步袁经过 10几年
的扩繁袁已逾万亩袁达 60 余万株遥 望着眼
前走过多年风雨的沙棘果和不远处新种
的药材野还魂草冶袁红红的果随风摇曳袁黄
黄的花一地铺金袁构成了老林区一幅靓丽
的新画图遥
临别之际袁 正赶上林业局邀请知名

沙棘加工企业来技术授课袁 我们前去体
验了一下氛围袁 只见几百人的会议室座
无虚席袁 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勃勃向
上的力量遥
归来途中袁望着徐徐退后的绿色山岭袁

我不由地又想起了野原林冶野育林冶和野爱林冶
这一串特征鲜明尧蕴含丰富的地名遥 林区开
发从原始林开始袁继而认识到野一手砍树袁
一手栽树冶而大面积育林袁再到深层次认识
森林的生态效益袁加以全面保护培育壮大袁
这是人类对森林认识的升华袁 是时代进步
使然遥 而在这大转轨期间能够积极面对袁开
拓新途袁不正是对森林尧对林区尧对家乡最
深沉的爱吗钥 推而广之袁全社会每一个人不
都应该关爱森林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
然吗钥

我从野爱林冶开始认识林区袁又在故地
觅得了野爱林冶的真谛袁但愿能得到更多人
的同感则幸甚矣浴

情至深处是 野爱林 冶
阴 殷咏天

我催妈作饭袁妈说急啥袁日头还没正晌遥 我说下午要
进山拆鸟巢遥 妈妈停下手里炒着菜的铲子回头惊道院
野啥袁拆鸟巢钥 冶
这时爹正进屋袁 我伸了一下舌头连忙说院野跟你开个

玩笑袁你还当真了遥 冶
爹没说什么袁 我的心落了地遥 爹的耳朵最近有点

背袁可能和他前几天感冒有关遥午饭袁爹吃得很快袁没喝
酒遥爹自打从供电所退下来袁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喝点烧
酒遥他每次喝着喝着话就多了袁问我这个问我那个噎噎
无止无休遥 我就必须有问必答袁少不了招来批评遥 爹酒
后有的话袁出口就像棒槌遥 现在爹一声没吭袁只阴着脸
大口吃饭遥
上个月那个星期天袁邻居姐姐出嫁袁爹在酒席上知道

了我清除鸟巢的事儿袁回到家就阴沉着脸不高兴了遥 我
分辩道院那根电杆上的驱鸟器坏了袁突然冒出个鸟窝来袁
天要下雨袁不得不拆呀遥 电杆上不许有鸟巢袁这个规定你
是知道的遥 爹吼道院突然出个鸟窝钥 你早干啥来的钥 驱鸟
器坏了你就不会修修袁要不换个新的钥 接着嗓门又提高
了八度院人都有个家袁难道鸟就不要家了钥 鸟窝里可能还
有鸟崽儿尧鸟蛋袁你把它给捅了袁让鸟断子绝孙哪浴 他吼
着站了起来院我知道电杆上不能有鸟窝袁但我也知道鸟
儿也要有个家袁我们一边要保护线路袁一边还要保护鸟
类遥一捅了事是绝对不行的遥接着又吼院喜鹊不是一般的
鸟儿袁它可是国家级保护动物袁现在咱们这里已经没有
多少了袁我们就更应该保护它浴
说实话袁 从那以后我真的对喜鹊有了好感噎噎也就

是那天的第二天袁爹退休了遥 供电所把爹管理的孤山线
路交给我管理遥 全所强化了驱鸟器的看管和维护袁再没
有发生过鸟害遥
喜鹊筑巢是相当迅速的遥 前些天连阴雨袁职工邱

生管理的线路接连跳闸袁一查是鸟巢惹的祸遥 昨天我
巡查线路袁 发现孤山线骆驼脖子岭下一根非常隐蔽
的电杆上也有一个大鸟巢袁 旁边驱鸟器的风车已经
停摆遥 我知道我又犯了错误袁如果工作仔细一些袁这
鸟巢早就应该发现遥现在说啥也没有用了遥好在爹不
知道遥 天气预报说袁明后天有大雨遥 这个鸟巢无论如
何今天必须清除掉遥
爹一推饭碗走了袁妈让他吃药他都不回话遥爹是个闲

不住的人袁刚退休那些日子袁像丢了魂儿袁不几天人就瘦
了一圈儿遥
大兴安岭余脉袁满山遍野都是低矮的柞树袁叶子绿得

流油遥 电力工程车越过雅鲁河就时隐时现地行驶在崎岖
的山路上遥 我和邱生坐在车上不停地用望远镜察看着远
远近近的线路遥
我们来到了骆驼脖子袁太阳的烈焰已经收敛了许多袁

树更密了遥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袁邱生也看见了那根电杆
横担上的喜鹊窝噎噎我们下了车袁 布置好了安全措施遥
我系好安全带袁挂好后背绳袁操起绝缘杆就往电杆上爬遥
就在这时袁两只大喜鹊在我头上疯了般盘旋起来袁破着
嗓子野喳喳冶叫个不停遥 我知道鸟巢里一定有了喜鹊崽
儿袁不然它们是不会这般紧张的遥 我站在脚扣上用绝缘
杆轰了一阵大喜鹊袁忙把杆子伸向鸟巢遥

野慢着浴冶不远处有人喊了一嗓子要要要声嘶力竭袁群岭
都回声遥
我扭头望去袁吃了一惊袁只见爹开着四轮车从后山抄

小道匆匆奔来袁我们的野秘密冶暴露了浴
说话间袁爹已经来到电杆下面袁我这才看清爹的车上

装着一捆长长的木杆遥 眼下袁每根木杆的杆头上都固定
着一个铁制倒仰三角架袁其中一个三角架上还挂着一个
梢条编制的小筐袁筐里絮满了软草遥 杆上用绳系着一副
脚扣遥
我明白了一切遥
野爹袁你知道这里有鸟巢了钥 冶我怯怯地问遥
爹黑着脸瞪了我一眼袁一声不吭遥 他去卸车袁邱生和

司机小赵立马上来帮忙袁他们把那根挂有小筐的木杆卸
下车袁又一起举到我的面前遥
我又向上爬了一段袁 两只大喜鹊一齐俯冲下来叼我

的头袁我忙伸出两手驱赶他们院野不知好歹呀袁滚浴 冶
野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儿浴 冶爹在下边喊要要要上山后的

第一句话硬得像棒槌遥
我真不知道怎么算态度好遥我一只手轰着大喜鹊袁一

只手伸进鸟巢遥 巢里一共 4只小喜鹊袁都是长着稀稀绒
毛的赤裸裸的红肉蛋蛋袁有一只眼睛还没睁开哩遥 我小
心翼翼一只一只把它们迁移到爹做的筐里遥
邱生尧小赵和爹配合着举着那根木杆走开袁用铁丝把

它固定在了远处一棵粗壮的柞树上袁两只大喜鹊就一直
跟着木杆头大吵大闹地盘旋着遥 我拆掉电杆上的鸟巢袁
把一只新的驱鸟器安到了电杆的横担上遥

野跟我走浴冶爹不看我们一眼地命令道遥我知道他还在
生我的气袁回家受一顿训斥是肯定的了遥
我们不敢问他干什么去袁只好默默地上车袁跟在他四

轮车的后面遥
山路弯弯遥这时我第一次发现袁沿孤山线两边不远处

的一些粗壮的柞树上都贴着一根装有三角架的木杆袁几
个三角架上已有喜鹊开始筑巢遥 我纳闷袁我定期来巡线袁
爹的行动我竟一点儿也没发现钥 我很快明白了袁我的眼
睛只盯了线路遥 我们边走边停袁一同忙碌着袁又把几根木
杆举向空中噎噎
太阳已经偏西袁天早已不热了遥 返回途中袁爹又在骆

驼脖子处下了小道遥 我说袁爹袁你还干啥去钥 我问了几遍
他才又黑着脸硬邦邦地扔过来一句院我再到它们家瞅一
眼去浴
我知道爹是不放心刚才搬家的那一窝鸟儿遥 他的话

虽然还像棒槌袁但我没觉得生硬袁心里却涌起满满的暖
意噎噎

渊1冤

在大兴安岭的花季里袁是哪一
枝最先凌寒盛开呢钥

当残冬的余威依然慑迫着初
春袁当兴安岭的山野尚未从沉睡中
醒来袁这时袁寻觅在大森林中的你袁
就会惊奇地发现袁原野上早已有春
花数点袁悄然绽放了遥
你瞧袁那朵朵紫蓝色的花院
花瓣莹洁如玉袁 花香淡雅清

新袁姿态婀娜袁情柔似水噎噎
她灿然绽放了袁绽放了大兴安

岭的春天袁绽放了大森林的彩色的
梦啊浴

哦袁这花袁不就是我苦苦寻觅
的兴安白头翁么浴
大兴安岭的无霜期袁比金子还

贵遥 你一定重复地利用了时间袁你
一定加倍地利用了自己袁 不然袁你
怎么能疯长成一枝奇葩而独秀于
尚是枯黄的山野中呢钥

谁是大兴安岭上真正的报春
花钥 白头翁呵袁只有你袁才当之无
愧呵浴

渊2冤

春天来了袁但并不标志着就总
是温暖了遥 料峭春寒袁依然会扼杀
生机遥

你看袁正当春色渐浓袁大自然
准备泼彩创作一幅壮丽的油画时袁
不意一场大雪纷纷而下袁覆盖了这
生机跃动的田野袁覆盖了春潮奔涌
的激情遥 白头翁呵袁此时你微微收
缩起花瓣袁 守护着你胸中的温暖袁
守护着你的纯美与高洁遥

你知道袁 人生的初春难免降几
场大雪袁让人产生几分惆怅袁几分
落寞袁几分失意遥 而你更深深懂得院
是雪袁就终将要融化袁雪一旦融化袁
就是滋润万物的甘霖遥
是的袁大雪过后袁你不依然娉

婷妩媚袁风采照人地呼唤着百花
了吗?

渊3冤

你的爱情是忠贞而火烈的遥 你
和你的情侣总是长相厮守袁心心相
印袁直到头上飞银飘雪袁白发苍苍袁
你们依然相敬如宾袁相依为命遥
你们的爱情经历袁 一定写满了

风雨和坎坷袁写满了催人泪下的感
人故事袁不然袁你那深藏于泥土中
的根袁为什么会性味苦寒袁且能医
心病之人呢钥
哦袁白头翁袁当人们给你起这个

名字的时候袁该是怀着一种怎样的
崇敬呢钥
常常听到人们赞美杜鹃的热烈

风流袁 评价波斯菊的质朴亲切袁野
玫瑰的艳丽矜持噎噎
可你呢袁白头翁?
你生在深山袁长在老林袁悄悄绽

放袁默默凋零袁深深知道你的袁能有
几人呢钥

渊4冤

美丽富饶的大兴安岭哟袁 你还
有多少珍奇需要寻找袁你还有多少
高贵需要发现袁你还有多少陌生需
要熟悉袁你还有多少情感袁要向人
们倾诉呵噎噎

兴安白头翁
阴 顾玉军

一棵树追求的全部过程袁 即是举着要个幼稚的春
天出走袁背着一个成熟的秋天回家遥
站立的树袁 不会因为躺着的影子而怀疑或改变

自己遥
从根的源头出发袁走着袁走着袁每一棵树都成了站

立的河流遥
深秋的深度袁远在落叶的丈量之外遥
入冬之后袁一棵树的沉默袁并非语言的省略袁而是

表达的深化和思想的潜泳遥
树袁 一生都以撑伞的方式袁 积攒并提供如水的绿

荫袁却一生也未曾掬过一捧袁为自己苦熬的过程止渴遥
习惯于撑伞的树袁多像疼爱我们的母亲遥
一枚果实离开枝头袁有成熟的快乐袁也就一定会有

成熟的忧伤遥与其在一条河流的表情上分析流年袁不如
在一棵树的年轮里解读荣枯秘史遥
一棵树袁不会因承受了凋零的苦袁而后悔当初发芽

的选择遥
树木向上的力量袁 是在根须不断深下的探索中形

成的遥
人袁也是一棵有根的树遥

如果说袁一棵树就是一座会呼吸的建筑袁那么袁
一片森林就是一座会发芽的城市袁 一部青翠欲滴的
成长史遥
漂泊的心袁总是喜欢在发芽的城市里寻根噎噎
一棵树袁 不会因为叶片纷落而影响自己站立的

姿势曰
离开根须的苦苦求索袁何谈一棵树的春华秋实遥
树的一生因坚守而底气十足遥 阳光温暖花朵的疆

土袁露珠洗亮叶子的音符曰春秋加宽年轮的道路袁泥土
放大根脉的版图遥
春天来临袁 让一棵树急于出发的心情有了起飞的

感觉遥
人也和树一样袁所形成的高度袁永远靠根须于低处

执着而深入的掘进来支撑遥
风吹落叶袁并不代表一棵树走向沉沦遥
叶子在枝头的抒情袁离不开根脉深处的积累遥
在一棵树的感受里袁落叶无声袁却远比新芽和花朵

引爆的日子震耳欲聋遥

一棵树
阴 王秀竹

鸟 巢 渊小说冤

阴 鲁 村


